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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乾荣

　　群主吾兄，微信常读，久未谋面，甚念。

　 鄙人陆续退了几个群。咱们的群因是阁下创之有

年，又于此度过很多美好、难忘时光，所以一直存留，但

终于还是犹疑。

　　我现存的家族群、同学群、同事群，以及文友群等

不多的几个群，其中每一位群友，都熟，哪怕他们起了

微信名如“小草”“震旦”之类，我也知其尊姓大名，更重

要者，是悉识他们为人的根底，正如知群主您老兄。

　　知根知底，方可说真话，倾诉情感，略有不慎，说漏

了嘴，放些傻话，群友也不嘲讽、耻笑乃至暗语相

讥——— 在这样的群，我心踏实，神经松弛，肾上腺素和

多巴胺、内酚酞分泌如常。

  加一个群，不就为获取信息、增广见识、联络情感

吗？所谓朋友群，乃群中皆友也；看怪里怪气的“微名”，

不知他是啥人，若是“非友”，弄得紧张兮兮，不如退避

三舍，求个心净。

　　忆及咱们的群，在阁下主持之下，群友们真是志同

道合于创作繁荣，学会常青，探讨商榷，各抒己见，却无

意气之争，即使圈内晒物绘景，也无不话语文明，情暖

如春，其乐融融。尤其尊敬的铁兄在时，那是怎样一个

境界？铁兄谢世之后，杨兄在悼文《只留清气满乾坤》一

文中忆道———

　　“铁兄从2013年春天始发微信，首先是一组照片，

说‘春天来到我们沙滩大院，大院的花都开了，从我的

办公窗口望去，一片葱茏，春意盎然’。

　　“2014年春天，铁兄拍了两组照片，又写道：‘大

院的迎春、玉兰、叶儿梅还是顽强地开了。我喜欢这

些身边的小花。米兰说，我很小，但并不卑微。桃花说，

我热烈，但并不妖冶。杂花生树，和谐共处，大院的主人

亦如此。’

　　“2015年春天，铁兄写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转眼在沙滩大院工作33年，人也成为大院

中一株草木。’

　　“王兄读后赋诗一首：‘时有春花开，满院扑鼻香。

君是花中人，堪比工蜂忙。’

　　“梅兄说：‘应该是，人也成了大院中的一棵参天

大树。’

　　“铁兄回道：‘谢王兄、梅兄，这抹绿色之下有我几

滴汗水而已。’”

　　这里梅兄指老梅，咱们的熟人。王兄就是我。

　　回忆温馨，如沐春润，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老梅

“参天”之说，显属溢美；我喻铁兄为工蜂，表钦佩，真心

话，毫无夸张。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铁兄

文采性情，何其感人。

　　非常痛惜的是，铁兄离世有年，似乎，再也没了友

朋间如此你来我往、相互应对、真挚热烈的感情交流。

而且，不知何时，群内竟添不识之人，语言也渐无伦次，

甚至粗鄙起来。

　　通过胡乱拉人，现成员真的三教九流啥怪物都有，

观念相左者，少了心平气和，争论如打仗，戾气袭来，恶

语相加，脏话不堪入耳，我就此见识了一个新词——— 跪

舔。真是富有创意，但这无疑或是造本词者的自玷自照

吧。不同意人观点，要么沉默，要么实打实批评好了，何

苦如此秽语伤人呢？

　　此前，您老兄及诸仁兄不时在咱圈转些绕有趣味

的东东，颇值一阅。惜我今因他事瞎忙，此后恐怕不能

常来走走看看。若既在群，便不愿做一具“僵尸”，没劲。

故觉“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此情不可道，此别何

时遇？唯愿本群在老兄主持之下，扬正气，祛邪风，怡人

情，玩得痛快，收获盈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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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兰根

　　最近整理书桌的抽屉，数支蓝色的、黑色的、

红色的碳素笔，都是我平时随手用的。在一个闲置

的抽屉里，还有几支钢笔，因多年不用，早已锈迹

斑斑，家里连墨水都没有，这钢笔也不知何时再

用，丢弃却是舍不得，还是放在那里吧，就像是留

住一段回忆。

　　初学写钢笔字，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那时的我

对钢笔字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敬畏之心，父亲专门

从供销社给我买来一支好看的钢笔，银色的笔尖，听

说花了一块多钱呢，还有一瓶蓝黑墨水。

　　新钢笔的笔胆内壁有油，我用温水冲洗几次

后，小心翼翼地把笔尖伸进墨水瓶里，这墨水在家

乡俗称“颜色水”。尽管小心，笔尖上方的壁上还是

沾上了不少“颜色水”，只好拿废纸擦掉，让我心疼

了好半天。在学校里，一天下来，有的同学的“颜色

水”会用光，就会找要好的同学借几滴，一般不用

还，把笔尖对准在笔尖的上方，轻轻捏几下笔胆，

这边的下去一小截，那边的多出一小截。有的同学

用的是纯蓝色墨水，借墨水之前要先问问，需要借

同等颜色的墨水，说要不会烧坏笔胆。

　　只有老师才有红墨水钢笔，我们羡慕不已，作

业本上，一个个大大的对号或叉子，都显示着红墨

水的权威性。没有富余的钢笔，家里也不会花钱给

买红墨水。但就是有同学有办法，不知以什么借口借

来了老师的红钢笔，赶紧往自己的钢笔内偷挤红墨

水，不惜把蓝墨水挤掉。在大家羡慕的围观下往作业

本上写红字，字却不红，是一种似红非红、似蓝非蓝

的花色字，大家一哄而散了。

　　后来供销社出现一种新式钢笔，不是软皮内

胆，是硬塑料管，可以像针管一样推拉吸墨水，只

有几毛钱一支，这种笔细且短，写字并不好用。

　　孩子们写钢笔字经常把钢笔拿在手里玩，经

常有笔尖不漏水或漏水太多甚至笔尖断裂的情

况，学校里经常来一个修钢笔的人，换笔尖的人居

多。修笔人还有一个拿手的手艺就是往钢笔的外

壁上刻花鸟、刻名字，许多同学热衷于往钢笔上刻

名字。

　　小学快毕业时，学生们中流行起送礼物，塑料

皮的笔记本，在扉页上用钢笔写上赠某某某，那边

再买一个笔记本回赠，也有一部分送钢笔的，买了

钢笔后，专等修钢笔的人来，刻上赠某某某。来而

不往非礼也，那边也去买钢笔，再等修钢笔的人来

刻上字，如此循环几个月后，小学生活就结束了。

　　如今回忆起初学写钢笔字的情景，仍能感受

到当时的喜悦心情。在时代的变迁中，不论是用笔

书写，还是电脑打字，对文字的热爱早已深植我的

内心深处。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委政法委)

□ 牟伦祥

　　读小学五年级时候，我家承包地靠路

边的一棵柏树上，不知何时飞来一群马蜂

安营扎寨。两三个月后，蜂巢足有两个洗脸

盆大，人或牲畜从树下经过，经常遭蜇。大

家到地里干活只好绕道而行，避而远之。

　　马蜂窝引起了我的好奇。早些时候听

大人讲过，有马蜂飞来千万不要动，更不要

跑，它寻不着目标，会无功而返飞回蜂巢。

那时我年少不更事，邀约小伙伴，决定放学

回家用石块去砸蜂窝，为民除害。

　　好不容易等到放学了，我们心里那

个兴奋紧张劲儿就甭提了。一路疯跑至

树下，然后选择与蜂窝平起、距离大约20

米远的一块高地潜伏下来，我们头上戴

着野草做的帽子，身子藏在草丛中仔细

观察，只见马蜂进进出出，忙碌不停，对我们的到来毫无

所知。我瞅准时机，大喊一声：“砸！”五六块石头一齐击

中蜂窝。马蜂被突如其来石块惹恼了，顿时黑压压一片

倾巢出动寻找“敌人”，我们蜷伏在地上一动不动。半小

时后，马蜂飞回巢穴。如此三四次，依然没摧毁蜂巢。天

色渐晚，我们心有不甘地回家了。

　　后来听大人说，马蜂越来越万恶了，疯狂蜇人畜。大人

们都搞不清楚原因。我和小伙伴不敢说出真相，只好偷偷地

笑。面对马蜂的报复，我悄悄对小伙伴说：“星期天你们来

看，我找根竹竿把蜂窝捅下来。”小伙伴似信非信。

　　我秘密地做着准备工作。那天，我先取下家里晾衣服的

一根长竹竿，然后戴一顶棉帽，穿上父亲的大棉袄，背一个

背篼出发了。心想，有了这身打扮，当把蜂窝捅下时，迅速将

背篼反扣过来罩住上半身，即使马蜂蜂拥而至也奈何不得。

待到那时，我便可以在小伙伴面前自豪地称英雄了。

　　来到马蜂窝下，我把背篼放在身旁，用布带扎紧袖

口，仰头将竹竿伸进蜂窝里来回捣弄……这下真可谓捅

了马蜂窝，蜂巢四分五裂，马蜂嗡嗡四下散开，一小群马

蜂顺着竹竿直扑我面部而来。我急忙准备将背篼翻过来

往头上扣，谁知手忙脚乱竟将其绊倒，背篼顺着坡地滚

下沟去。我顿时心慌起来，想摆脱马蜂的袭击，立即向山

野狂奔而去。可是，怎么跑也跑不过长了翅膀的马蜂，它像

雷达定位跟踪一样在我头顶盘旋，我被蜇得鼻青脸肿，喊爹

叫娘，很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抽搐不止。多亏小伙伴大声

哭喊，唤来大人将我拖离险境，一位正在奶小孩的大嫂

将奶液涂抹在我伤口处，以减轻疼痛。接着，乡亲们七

手八脚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公社卫生院，捡得一命。

　　伤愈出院后，小伙伴喊我“英雄”。我把眼一瞪，告诫说：

“马蜂惹不起，再不能捅马蜂窝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

谈“蜂”色变。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 杨祖友

　　世事真是难料，山芋如果有知，可能万万也没想

到，有朝一日自己还会成为人们喜爱的珍品。这不，哥

哥从老家捎来一袋山芋，儿子竟拍手蹬足地欢呼“有

山芋吃了，有山芋吃了！”殊不知，童年生活中，山芋给

我烙下的记忆真是太深刻了，尤其是捡山芋的经历。

　　记得小时候，村西头的山脚下每年都长满了郁郁

葱葱的山芋。远远望去，似乎给山岗镶着一串碧绿的

翡翠项链。到了金秋时节收获山芋，原本厚如地毯、生

机盎然的山芋地，翻耕过后整个地像是被剃了光头似

的，显得有些空旷寂寥。待大人们前脚离开，小伙伴们

人人拎着个小竹篮，蜂拥走进地里，捡拾大人们遗漏

下来的山芋。小脚丫踩着松软黄黑的泥土，人人睁着

双猎隼般的眼睛，到处巡视着，可捕捉到的目标却总

是了了。希望永远是在前面的，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

往前找，走到山芋地的尽头又认为自己过来时有落

下的，于是掉转头又往回走，再找一遍。几个来回下

来，松软的山芋地里竟踩出了几条依稀可见的小径

来。付出不少，收获却不多，始终是那么几个山芋蛋

在小竹篮里晃来荡去的，真有点讽刺意味，心情好不

沮丧。

　　实践出真知。捡山芋的次数多了，就有了一些心

得。刚翻过的地捡山芋的难度为最大。因为湿润的泥

土牢牢地将山芋裹住了，你是很难发觉山芋的存在

的。这时只要经烈日一晒，山芋就容易捡到了。因为附

在山芋上的泥土失去水分后就会收缩，泥团开裂处就

会露出丝丝的淡红色、殷红色。这时你只要将团泥捏

开，肯定会发现一个玲珑小巧或是墩实滚圆的“小胖

子”正躲在里面纳凉呢。捡山芋时还有一个技巧，那就

是雨天。因为雨水一淋，裹在山芋上的泥巴就会纷纷

落下，山芋自然就会露出来了。当然也有埋得深一点

的山芋，雨水一下子无法将它冲出来。这时候你不要

着急，待再过两天，捡山芋时是一逮一个准。因为在雨

水的滋润下，钻到泥土中的山芋会不甘寂寞的，它们

会重新焕发出生机来。这时，只见一个个碧绿的、嫩嫩

的芽苗，做贼似的，从泥土中窃窃地探出头来。你顺着

芽苗，将泥土挖开，再狡猾的山芋也只能乖乖就范了。

掌握了这些规律后，我捡的山芋一般比其他小伙伴总

要多一些，母亲经常夸我。所以，以后捡山芋的积极性

就更高了。捡得多了，吃不完，有时还接济邻居家一

点呢。

　　在我的印象中，没过多少年，人们的生活就有了

很大的变化。种山芋的农家也越来越少。人们很少再

提及捡山芋的茬了，最后渐渐遗忘。

　　但捡山芋的经历在我的心中却如隐藏在水中的

涟漪，一遇适宜的情境，童年捡山芋时的那种情趣，总

是在自己的心中渐渐地弥漫并荡漾开来。虽有些心

酸，但更多的心理感受却是甜甜的，暖暖的。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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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忆忆那那个个诗诗意意的的群群

□ 任继兵

　　听母亲回忆，我的干娘个子不高，人却长得

很耐看，据说在老家的县城也能排在前几位呢，

算是比较漂亮的。干娘人很利落，爱干净，针线

活好，剪纸也好，曾有报纸刊登过文章，说我们

老家的剪纸在全国闻名。

　　1956年春天，我三四个月大，还在吃干娘的

奶，父亲早年当兵，母亲也不在身边，我一直由

干娘带着。

　　一天，父亲和母亲从朝鲜战场上回国，特

意来看我，推开门，掀开门帘，我正在聚精会

神、大口大口地吃干娘的奶，干娘落落大方，

把被子一掀，操着浓重的乡音：“看吧，看看你

们的兵子。”

　　我面朝着干娘，头也不回只管吃奶。俗话

说：有奶就是娘，真是一点也不假。我的父母

就站在一旁，可我看也不看，让他们有些失

落。“得了，挺好的，让他吃吧，我们晚上再

来。”母亲说。

　　父母掀开门帘，走了。晚上，父母又来干娘

家接我，打算带我到姥姥家住两天，母亲抱我

时，我“哇”地一声哭了，谁劝也不听，走了两步，

母亲停下来，说：“要不，还让他干娘带着吧，这

孩子！”母亲有些伤心，我被抱回干娘家。

　　干娘一听父母不带我走了，兴奋地说：“不

走了，兵子，娘给你奶吃。”

　　干娘一直奶我到两岁多，之后，我又在姥姥

家住了一年，三岁多时，母亲把我接到了北京。

听姥姥说，干娘一直惦记着我。

　　1970年，我不到15岁当了兵，姥姥病了，干

娘也病了。1973年，我回家探亲，顺便回老家去

看干娘，当时给干爹带了二锅头，给干娘带了动

物饼干和挂面。

　　干娘总是瞧着我，大大眼睛瞪着，好像我是

陌生人似的，待一会儿冲着别人说：“兵子没

小时候俊，可人结实多了。”后来，我退伍当了

警察。10多年前，母亲和妹妹回老家，我特意

给干娘带了三百块钱，听母亲说，干娘接过我

给她的钱，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了，“兵子的钱，

是兵子给我的，他还想着我。”说着已泣不

成声。

　　我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爱我，疼我，

可我依旧忘不了还有一位曾奶过我的干娘。

干娘

□ 蔡同伟

　　五月的故乡

　　槐花开成雪白海洋

　　波谷浪尖荡起

　　一嘟噜一串串铃铛

　　成群的蜂蝶

　　风尘仆仆赶来采访

　　把个浸透芳香的山地

　　闹得沸沸扬扬

　　一垄垄禾苗

　　宛若绿色诗行

　　滴翠的意境

　　沦陷茫茫田野上

　　一望无际的麦田

　　一天天由青变黄

　　一片片农业的鱼儿

　　托起乡亲的希望

　　青青的山坡

　　一朵朵白云飘荡

　　那是啃青的山羊

　　在草地徜徉

　　宝石似的池塘

　　一群鹅鸭自在游逛

　　不时相互嬉闹

　　溅起情趣晶亮……

　　哦 五月的故乡

　　生机勃发 激情荡漾

　　是从绿毯上走来的

　　披金戴银的新娘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

司法所）

五月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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